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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去病墓及其石刻的象征意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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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侯陵墓是中国伦理意识、道德观；

念、人生观和宇宙观的浓缩，也是一项集建+

筑，园林、雕刻和绘画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

术工程。霍去病墓是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l

陵区的大型雕刻表现出了与其时代相一致的；

雄厚，浑朴的气魄与风格，也体现了汉王朝}

的文化模式与风范。

从秦、汉时起，雕塑一般分为陵墓雕塑；

和宗教雕塑两大类，而霍去病墓石雕群却独i

立于二者之外。由西汉少府属官“左司空”署：

内的石匠所雕凿的这批作品，树立了中国雕

塑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现代美学家对于它}

的评价是：深厚质朴，深沉博大。在中国的}

陵墓雕刻史上，霍去病墓石雕就像是一座突；

兀的山峰，就其技术性来讲，前无古例，就i

其艺术性而论，也是后无来者。

霍去病墓雕塑作品构想超凡、题材多i

样、意象博大、韵致宛若，墓的建造思想，也；

反映了西汉社会的强盛与积极进取的无畏精．

神，是西汉时代一座英雄的精神丰碑。后世：

虽也有以山形坟象征墓主人生前功绩的做：

法，但却没有此墓坟头那种岩石嶙峋、野兽；

出没、草木丛生的景象。陵园设计者匠心独i

具地为雕刻提供了一派近乎天然的背景，也{

把它们连成一个有主有从、或显或隐、气象{

壮阔、意境深邃的艺术境界。石刻艺术手法i

洗练，雕凿与勾勒并用，作品风格凝重刚健．{

恢弘含蓄、神全意足、浑若天成。

在众多雕刻中，马的形象最多，这源于i

马在汉王朝战事中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

马也象征着国家与汉民族的精神气质。《【马{

踏匈奴》突出表现了保卫国家统一的胜利者!

的雄姿，同时也给予败北的匈奴人施以深刻}

的讽刺。战马的矫健轩昂，庄重沉静，与仰；

卧地上的蜷缩的匈奴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i

风格上，它融写实与表意干一体，意境博大，；

端庄肃穆。在形式上，匈奴人的身躯恰好填{

充在马的腹下，不仅坚固了造型，增强了稳{

定感，在视觉上有浑然一体之感，使作品的；

内容与形式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跃马》中的l

马虽作憩息之态，但它昂首警视前方，准备：

随时纵身而起的神态，也表现出出战环境中i

{斧神工，浑然天成。

《卧牛》形象庞大厚重，别具一种朴厚雄

强之美。牛的性格温顺、反应迟钝，却有倔

}犟的癖性和强大的体力，卧而不眠，有着和

i战马类似的警觉张望的神情，是生活中不易

}看到的。从牛背上简单的线刻鞍鞯，便可领

}会牛的性情和这一形象所包含的深刻意义。

虎的形象在古代陵墓雕刻中很常见，但

：霍去病墓((卧虎》的单纯洗练、不故作威猛

：的表现手法却极为罕见。通过那咀嚼的嘴、

锐利的目光、略略耸起的肩颈及微微收缩的

!前爪和卷向腰背尾巴等，微妙地刻画它的凶

；猛迅捷的天性。另外还有浑厚勇猛、伺机待

；发的《野猪》，显然，雕刻者极熟悉野猪的习

；性和形象，特意找取了一块棱角较多的，并

}与野猪体形相似的岩石来雕刻此作品。除其

{头部略加刻画外，身躯和四肢仅仅雕出大致

；的轮廓，即使如此，一只习惯伏卧在隐蔽处

{的野猪的神态已经毕现，尤其是两只小而锐

{利的眼睛，是很难在别的动物身上看到的。

《蟾》、《石鱼》等石亥IJHI]是在石材表面稍

!做雕凿，让雕刻真正成为一种画龙点睛的艺

；术，而它们的特殊性也就表现在似与不似之

i间，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其他一些动物造型，

{如《野人噬熊》、(《怪兽吞羊》等都给陵墓的

i环境添加了一种原始山野的气氛，从而使人

!们认识到霍去病在艰苦的环境中，勇猛顽强

!抵御5巳敌的深刻意义。

((野人噬熊》强调了山深林密、人迹罕见

i的荒僻环境，同时也没有忘记对于游牧地区

；原生性的表现。工匠很巧妙地利用了起伏不

i平的人形石块，外轮廓几乎未加雕凿，仅用

}浅浮雕的形式。随着石块的高低起伏雕刻出

i一个野人的上半身，粗大的双手正在抱噬一

}只小熊。刀痕虽然粗犷，简率，但野人的神

}态面貌却被刻画得形神兼备，这也正是西汉

i时代粗犷，遒劲风格的体现。

《怪兽吞羊》这件作品在创作上显示出

i夸张和强化形象的表现手法。雕刻者仍利

{用了一块椭圆形的、经过长年风雨剥蚀的

{凹凸不平的天然石块来加工处理，并且从

：整体的形象可以看出雕刻者在进行具体构

出所要表现的对象。在这种意图的支配下，

充分利用了石块的转折面，巧妙地雕出一

头形象凶猛的野兽正在吞噬小羊的瞬间情

景，小羊显然正做最后的挣扎。整个形象生

动有力，而成功之处就表现在人工技巧与

自然天造的完美结合。

从整体设计与主题表达上看，霍去病

墓前的石刻大多表现的都是等待出击的临

战姿态。各种形象卧而不疲，眼睛直视前

方。由此可见，静卧与待机是这批雕像所揭

示的显著特征，动物形象很好地寓意了墓

主人霍去病的机敏、聪慧与军事才干，也寓

意了整个汉王朝从容不迫、蓄势待发的豪

迈气概。得之自然是艺术之上乘，霍去病墓

的群像造型，十分讲究写实与写意的交互

使用，隐约可见塑造之外形，在似与不似之

间与环境构成丰富而有序的阵势。象征祁

连山的小土堆不是祁连山，石雕群也非真

实的动物，这似真似假，但如果完全采用写

实的手法来进行，陵墓的环境便会如平原

放牧，失去深山幽谷的境界，少却很多浪漫

色彩的想象空间。

霍去病墓石刻在当时应该算是一项具有

前沿性的工程项目，这么多体量庞大、耗工

费时，前人未曾涉足的工程也就自然具备着

突破性的时代意义。或许在汉武帝看来，只

有用这种工程才能体现霍去病出生入死的勇

猛，只有这样千秋永存的作品才能和他辉煌

的功勋所匹配，而真正在心态上要达到这种

意愿，具有浪漫色彩的象征手法正是其智慧

的体现。原本置于墓前的《马踏匈奴》和((跃

马》，正是出于这种意义上的考虑，总之，霍

去病墓的塑造方式是雕刻与环境整体意识的

创造与中国传统雕刻“因势象形”，因材施艺

的典型范例，是一座独具风采的象征性陵

墓，它的雕刻艺术从内容到形式、从整体到

局部、从陵区设计到石刻创作都达到了高度

的完美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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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气氛。借砾石天然形态略加雕刻，鬼：；思之前，似乎已从石块的自然形态上体察l i祁自敏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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